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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坑道战研究

■ 贺怀锴 魏静远

[ 摘 要 ] 坑道战是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后，志愿军依据战争形势和战场实际创造出的一

种全新战法。从坑道工事方面看，志愿军战士根据阵地防御战的实际，在与敌军交战过程中创造并完善坑

道工事体系，有效抵御了敌军的空中轰炸及炮火袭击，最大程度减少了伤亡。从坑道战斗方面看，志愿军

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既有效巩固了阵地，又主动出击发起反攻；在依托坑道工事开展的冷枪冷

炮运动中，志愿军给敌军以重大打击；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凭借完善的坑道防御体系，不仅牢牢守住

了阵地，还给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显示了坑道战的巨大威力。志愿军官兵战斗在坑道，生活在坑道，采

取多种方法逐步解决了坑道内的吃饭、饮水、照明、住宿、卫生和文体娱乐等问题，使得坑道工事兼具了

战斗与生活的双重功能。坑道战大大提升了志愿军打阵地战和防御战的能力，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是志愿军以弱势力量对抗装备技术优势力量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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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道战是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

后，志愿军依据战争形势和战场实际创造出的

一种全新战法，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的

标志性战术之一。目前学界关于抗美援朝军事

史的研究较多侧重于五次战役阶段，对战略防

御阶段独具特色的坑道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

还不多见。本文拟依托档案、资料集、报刊、日记、

回忆录等史料，重点从坑道工事、坑道战斗和

坑道生活等方面讨论志愿军的坑道战，以期深

化抗美援朝战争史、新中国军事史、人民军队

发展史相关研究。

一、坑道工事的修筑、推广及完善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方面

请求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历经五

次战役后，志愿军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此后，志愿军在与敌人进行阵地防御战的过程

中发明了坑道战。坑道战在志愿军司令部（以

下简称“志司”）的指导下得以推广并逐步完善，

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一）战争局势演进与坑道工事的诞生

五次战役后，敌我力量旗鼓相当，形成战

略相持局面，双方均着手考虑调整战略。

志愿军方面。1951 年 5 月下旬，在第五次

战役即将结束之时，毛泽东就已决定不再发起

大规模的歼灭战，而采用“零敲牛皮糖”的办

法，每次以“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积小胜

为大胜。［1］6 月初，毛泽东在听取杨成武汇报

第 20 兵团入朝作战的准备情况时指出，一方面，

由于五次战役对敌军的重创，促使“美国开始

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美国“已经意识到光

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由于“我们

并不想打仗”，因此如果敌人“肯坐下来同我

们谈判，我们当然同意”。另一方面，志愿军

虽在兵力总数上占有优势，但在武器装备和后

勤方面存在不足，加之兵力配备多受环境制约，

这就导致了志愿军不可能“速胜”。毛泽东明

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在进行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斗争的同时，争取和

谈，以打促谈”，由“战略反攻”转入“战略防御”，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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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打阵地战”。［1］

“联合国军”方面。五次战役之后，以美

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伤亡惨重，据美国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透露，美军的伤

亡此时已达到 141955 人，参议员勃里奇更是声

称美军的伤亡已达 17.5 万人。［2］因此美国不得

不重新估计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力量，一方

面计划在国内实施新的兵役法，将征兵年龄降

低到 18.5 岁；将应征入伍者的服役期限从 21 个

月延长到 24 个月，并要求他们从现役分离后承

担 6 年的预备役义务，以扩大在朝美军兵力。［3］

另一方面，改变原有作战计划，将停战谈判提

上重要议程。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在三八

线停火是可以接受的”［4］。1951 年 6 月 23 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交战双方应该谈

判停火和休战的建议。对于马立克的建议，中

朝美等均很快表示赞同。30 日，美国政府向李

奇微发出停战谈判的指示，命令其谨慎地提出

谈判立场，随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派出代表

讨论停战问题。双方经过协商，确定谈判时间

为 7 月 10 日，地点为开城。开城谈判标志着朝

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阶段。

开 城 谈 判 开 始 后， 美 军 为 了 在 谈 判 中 攫

取更大砝码，决定采取军事进攻打击志愿军。

李奇微主张，“不要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而

要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

动”［5］。在空军方面，1951 年 8 月，“联合国军”

利用空军优势，实施“绞杀战”，对朝鲜北部

交通实施轰炸，造成道路瘫痪，“轨道车被毁，

［1］《毛泽东年谱》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356-357 页。　

［2］参见《美国参议员勃里奇透露   侵朝美军伤亡已达

十七万五千人》，《东北日报》1951 年 6 月 16 日。　

［3］  Francis H. Heller,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Kansas,The Harry.S.Truman Library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1977,p.136. 　

［4］ Francis H. Heller,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Chronology,p.21.　

［5］〔美〕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

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89 页。　

桥梁受损”［6］，志愿军后勤遭遇严重困难。在

陆军方面，同年 8 月，“联合国军”陆军部队

发起了夏季攻势，在开城附近的中朝军队防线

“取得了轻微的进展”［7］。此后经过一个多月

的激战，“联合国军”占领了“179 平方公里土

地，但却付出了死伤 78800 余人”的沉重代价。［8］

而志愿军“在敌人密集的炮兵、坦克、航空兵

火力的猛烈轰击下，付出的代价也不小”［9］。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由 战 略 反 攻 转 入 战 略 防

御、志愿军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之际，如何结

合朝鲜山地密集的特点，构筑一个能够有效抵

御敌人密集的火力轰炸，保存我方有生力量，

既能适应新式战争又能够持久作战的防御工事，

成为志愿军亟待解决的问题。志愿军司令员彭

德怀指出，必须构筑“野战工事和若干据点工

事”［10］。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认为，应遵照毛

泽东的战术思想，“利用有利的地形，构筑坚

固工事”［11］。

在夏季防御作战的后期，身处阵地前线的

志愿军战士为了防炮、防炸弹，减少伤亡，结

合以往国内战斗经验，积极发挥聪明才智，从

战场实际出发，在阵地前线开始挖防炮洞。如

志愿军第 65 军战士在阵地挖掘的防炮洞，“每

一个洞蹲一个人。有的两个洞连在一起，形成

V 形小坑道，可以多藏几个人”，遇到敌人炮

击和轰炸，前线战士“撤下来躲进这防炮洞里”，

［6］Far East Air Force Summary Covering Tuesday’s 

Operations,New York : UN, 24 Aug. 1951,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1951,S/2310,p.2.　

［7］Eighth Army Communique 544 Issued Wednesday 

at  10:00 A.M.(8:00 P.M.Tuesday,Eastern Daylight 

Time),New York : UN, 16 Aug. 1951,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1951,S/2299,p.6.　

［8］ 参见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0 页。　

［9］ 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

社 1990 年版，第 234 页。

［10］  《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1 页。　

［11］《邓华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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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炮停了，“再到战壕里去”。［1］又如志愿军

第 200 师的战士，将两个防炮洞“掏通了，形

成了两个洞口的马蹄形小坑道，象 U 字”［2］。

志愿军第 19 兵团的战士在挖防炮洞的实践中进

一步发现，马蹄形坑道能够使空气流通，“出

进也方便”，“如果是土质好可以挖长一点，

住进一个班”。［3］

这一前线实战催生出的战术创新被逐级上

报后，受到志司的高度重视。经过调查研究，

志司决定将这一新战法在全军推行。1951 年 10

月，志司正式下达将坑道工事普及全军的指示。

在志司的支持下，志愿军由“地面防御战转变

为地下固守防御战”［4］，整个战场掀起了轰轰

烈烈的修筑坑道的热潮。如志愿军第 60 军，自

驻守阵地之日开始，便将构筑工事定为“全军

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5］。志愿军副司令

员洪学智回忆：“那些日子里，敌人在上面打

炮，我们在下面放炮（炸洞子），整个防御地

域内，地上和地下，日日夜夜滚动着隆隆的爆

炸声。”［6］

（二）坑道工事的巩固和完善

为了破坏志愿军的坑道工事，敌军有计划

地以重炮、重型炸弹与毒气弹进行破坏，少数

坑道由于构筑不符合作战要求受到损失。同时，

之前已经修筑好的部分坑道因地质选择不当，

春季冰雪融化，出现坍塌，造成了人员伤亡。

1952 年 4 月，彭德怀回国后，由陈赓代理志愿

军司令员兼政委，负责志愿军日常工作。陈赓

明确提出了“对坑道工事的战术要求与技术要

［1］《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86-487 页。　

［2］《杨成武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482 页。　

［3］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

真情实况》，解放军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0 页。　

［4］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263 页。　

［5］《王诚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08 页。　

［6］《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23 页。　

求、与坑道内生活保障的各种设置等等”［7］。

其一，加强攻防结合。构筑坑道工事不仅

是为了防御敌人，更重要的是利用坑道有效打

击敌人，做到能防能攻。坑道构筑一定要符合

战术要求，即主要发扬火力，形成火力交叉，

互相支援，便利出击，“不是为坚固而坚固”，

“不得法则是坟墓”。［8］

其二，提升坑道质量。坑道的修筑必须做

到“七防”，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

雨、防潮、防火、防寒，并且要严密伪装，定

期保养，随时修补。根据志司的要求，志愿军

战士逐渐完善了坑道工事。坑道一般选址在“离

山顶二十米（班、排）至三十米（连以上）处。

进口在后方一至两个，出口在两侧、前方各一个，

要选在坡度陡而隐蔽的地方”，“坑道宜弯曲，

高一米四至一米七，宽一米至一米二，根据地

质好坏加配顶柱、木框、横木”。［9］各部队弥

补了坑道工事原有顶部过薄、出口过少等缺点，

工事阵地得到了巩固和完善。

其三，增加坑道的容量与完善坑道功能。

经过不断完善，两个洞口的坑道已发展到 Y 形

三个洞口和 X 形四个洞口的坑道。坑道的长度

和容纳的兵力不断增加，大大减少了人员在洞

外的暴露活动。坑道工事“拥有主干、支干、

火力点、观察孔、住室、粮弹库、储水池、防

毒门等设施，其顶部全为自然地貌，其出口也

都做了重点伪装”［10］，同时在坑道内“准备充

足的弹药、水和食物”［11］以应对战时所需。

其四，提高坑道挖掘技术与效率。在构筑

工事期间，为了克服坑道狭窄、挖掘慢等问题，

前线战士发挥智慧，发明了分组作业法以提升

效率，“把全班分成 3 个组，每组 3 个人，8 个

小时换一次，日夜不停工，人不疲倦了，进度

［7］  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

的真情实况》，第 182 页。　

［8］ 《陈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73 页。　

［9］  《邓华纪念文集》，第 414 页。　

［10］《杨成武回忆录》（下），第 485 页。　

［11］ 袁永生、沈鹤翔编《志愿军老兵回忆录》第 2 卷，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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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快多了”［1］。面对工具磨损过快的问题，则

“用罐头箱作成了风箱，用子弹盒作成火炉”，“用

木炭生起火打起铁来”。［2］不仅如此，志愿军

战士还琢磨出“‘打斜眼、打水眼、空心炸药

爆破法’及‘深打眼、少装药、紧填塞、放群炮、

快排烟’等先进施工方法”［3］。通过上述各类

方法，一线部队挖掘坑道的效率大大提高。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挖掘坑道“长

达一千二百五十公里”，“各种堑壕、交通壕

共长达六千二百四十公里”，“修的十万多个

地堡，出土在六千万立方米以上”。［4］志愿军“凭

借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炮兵的支援”［5］，击退敌

军的一次次攻势，敌军的“空袭火力或重型榴

弹炮火力难以打击”［6］坑道内的志愿军。在坚

强的坑道工事保护下，“敌人平均发射五百发

炮弹，仅能杀伤我一人”［7］。当时的快板诗形

象地反映出坑道工事的作用：“坚固工事是咱

挖，它是我们战士家，敌人炮弹打不透，大风

大雨更不怕。”［8］毛泽东给予坑道工事充分肯

定，他指出，“能不能守”这个问题解决了，“办

法是钻洞子”，“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

给他极大的杀伤”。［9］苏联方面同样对坑道的

修筑给予高度评价，苏联科托夫中将经过观察

后认为，“坑道能有效地保障免遭敌航空兵和

炮兵的大规模轰击”，还能“保障固守孤立的

［1］《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1 页。　

［2］《志愿军珍爱祖国的每一点物资》，《人民日报》

1952 年 3 月 2 日。　

［3］《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7 页。　

［4］《杨得志回忆录》，第 490 页。　

［5］《朝中部队重创疯狂进犯的敌军》，《人民日报》

1952 年 6 月 19 日。　

［6］〔美〕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

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第 192 页。　

［7］《张震军事文选》（上），解放军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01 页。　

［8］《我们的家——志愿军快板诗》，《人民日报》

1952 年 6 月 24 日。　

［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1 页。　

非常重要的方向和高地”，并且“在敌人夺取

高地后，这些坑道大大帮助了志愿军战士实施

反攻击”。［10］美方也逐渐认识到志愿军坑道工

事在阵地战中的作用。李奇微认为，志愿军“以

东方人所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

的工事”，“他们既能迅速躲避轰炸，又能很

快向前运动抗击地面进攻”。［11］1952 年 7 月，

美国中情局在对志愿军部队的评估报告中认为，

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有能力做到“长期彻底的

防御”，“在不断有利的状况中防御”。［12］“联

合国军”对志愿军坚固的坑道阵地无计可施，“两

军呈胶着状态”，军事上无重大进展。［13］此后，

敌我双方的作战局面正如陈赓所料，美军若想

攻取志愿军的阵地，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重

的”，“在现在情况下，敌要把我赶回鸭绿江，

那是幻想”。［14］

二、坑道战斗的开展与成效

坑道工事的迅速普及，为开展坑道战提供

了重要前提。面对敌人猛烈的地面炮火和空军

轰炸，志愿军依托坑道进行了有效防御并牢牢

守住了阵地。聂荣臻指出：“我军创造的以坑

道工事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已经抵消了敌人的

空军与炮火的优势，我军的阵地已经是不可攻

破的了。”［15］同时，志愿军官兵还依托坑道实

施反击作战，开展冷枪冷炮运动，使“联合国军”

在志愿军坑道工事面前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上

甘岭战役中，坑道战经受住了最为严峻的考验，

充分彰显了坑道战在阵地防御战中的巨大作用。

［10］《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版，第 1245 页。　

［11］〔美〕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

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第 191-192 页。　

［12］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 7 卷，

东方出版中心 2009 年版，第 193 页。　

［13］《蒋中正接见美国海军军令部部长费克特勒关于韩

国之军事局势等谈话要点》（1952 年 7 月 20 日），台北

“国史馆”藏，档案号 005-010202-00088-001。　

［14］《陈赓日记》（续），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75 页。

［15］《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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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依托坑道工事，巩固阵地。1951 年

冬至 1952 年 9 月，志愿军“没有大出击，美韩

军队也没有大进攻，偶尔有一些挤兑战斗，都

是拳打脚踢小打小闹，没有形成大的规模”［1］。

志愿军借助坑道降低了敌人飞机、大炮、坦克

的优势，发挥了志愿军步兵固有的特长，既能

保存自己又能消灭敌人。比如，志愿军第 20 兵

团在反击“联合国军”秋季攻势的战斗中，以

坑道工事为依托组织抵抗，迫使拥有步炮坦空

联合优势的“联合国军”仅推进 2 公里。其中，

第 67 军“歼敌一万七千多人，重创了侵朝美军

第七师”［2］。又如，1952 年初“联合国军”向

文登里阵地发起进攻，志愿军在坚固的坑道工

事保护下，“无一伤亡，并杀伤敌军一百五十

多 名”［3］。 再 如， 志 愿 军 某 部 第 8 连， 依 托

坑 道 工 事，“ 坚 守 阵 地 二 十 九 天， 击 退 敌 军

二十八次疯狂进攻”，“歼灭敌军六百多名”。［4］

还如，志愿军某班在 190.8 高地，依托坑道工事

奋战五天五夜，“消灭敌人四百多名”［5］。《人

民日报》报道指出，在坑道工事作用下，志愿

军“阵地空前巩固，敌军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都不能前进一步”［6］。

其二，依托坑道工事，发起反攻。彭德怀

指出，志愿军既要学会“利用坑道工事为掩护

进行防御战”，又要利用“坑道工事进行阵地

进攻战”。［7］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运用袭击、

伏击和反击等战法，不断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

践行了毛泽东“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向敌

一点一点地挤阵地”。［8］邓华指出，志愿军虽

不举行“战役攻势”，但“必须在战术上采取

［1］《秦基伟回忆录》，第 375 页。　

［2］《杨成武回忆录》（下），第 510 页。　

［3］《春节前后在冰雪封山的朝鲜前线》，《人民日报》

1952 年 2 月 5 日。　

［4］《志愿军某部在前线举行功臣模范代表大会》，《人

民日报》1952 年 4 月 28 日。　

［5］   《五昼夜的坑道战》，《苏北日报》1952 年 9 月 8 日。

［6］《最近几个月来的朝鲜战况》，《人民日报》1952

年 11 月 16 日。　

［7］《彭德怀自述》，第 263 页。　

［8］《傅崇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8 页。　

积极活动的方针”，如“向敌挤地方”，“总

使敌人处于一种防我进攻的姿态，迫使敌人处

于被动地位”。［9］如志愿军第 15 军进驻阵地

后，迅速构筑坑道，“先后击退了敌人的中、

小型进攻和袭击、伏击一百一十余次。其中击

退敌营以上兵力的进攻十次”，并且在驻守期

间与敌人展开挤阵地斗争，夺取上佳山西北无

名高地，“毙伤敌九百九十余名”，后又智取

了韩军第 9 师前哨阵地的主要支撑点 391 高地，

“全歼守敌一百七十余人”。［10］还有志愿军某

部在 662 高地的战斗，前沿阵地的战士依托坑

道工事，在固守的基础上，“以机动灵活的战术”

开展挤阵地战斗，“全部歼灭了据险顽抗的敌

人一百多名”，并多次击退敌援军的反扑。［11］

再如，志愿军第 140 师凭借坑道工事在五个多

月防御作战中，“不但未失寸土，而且攻占了

多处敌人支撑点阵地”［12］。

其三，依托坑道工事，开展冷枪冷炮运

动。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后，双方

阵地距离很近，缓冲地带逐步缩小。志愿军在

坑道工事的掩护下，为消耗敌人开展了冷枪冷

炮运动。志愿军各部“挑选了一批思想好、作

风硬、武艺精的特等射手，让他们隐蔽在我军

靠敌人最近的工事里，一旦发现目标，立刻瞄

准射击”［13］，对敌单个目标用枪打，对敌集团

目标用炮打，以打活靶的手段杀伤敌人。在冷

枪冷炮战的推动下，每个阵地上都涌现出了特

等射手、神炮手。他们以前沿的坑道为阵地，

在“坚守防御”的同时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手

段，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如志愿军 582 团

狙 击 小 组 在 1952 年“ 六、 七 两 个 月， 共 毙 伤

敌人九十一名”，志愿军第 63 军通过三个多月

的冷枪冷炮运动，“毙伤俘敌一千二百三十九

名， 占 该 军 这 段 时 间 歼 敌 总 数 的 百 分 之

［9］  《邓华纪念文集》，第 398 页。　

［10］《秦基伟回忆录》，第 368、371、373 页。　

［11］  《攻得下，守得住》，《人民日报》1952 年 8 月 3 日。　

［12］   《黎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6 页。　

［13］ 刘清敏主编《巍峨丰碑：抗美援朝回忆录》，大连

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7 页。　



110

党 的 文 献
LITERATURE OF CPC

2025 年第 1 期

三十八”。［1］1952 年 5-8 月，志愿军“依托阵

地捕歼敌人暴露目标”的计划再展佳绩，仅狙

击活动，“就杀伤敌人 1.3 万人”，而“我军伤

亡则大大减少”，“显示了坑道工事的巨大优

越性”。［2］前线志愿军战士编写的快板形象地

反映出冷枪冷炮运动的效果：“阵地是咱的活

靶场，冷枪杀敌的办法要提倡，看看谁的技术高，

看看谁的武艺强，一枪一个瞄准打，个个送他

见阎王。”［3］冷枪冷炮运动一方面使得敌军遭

受严重损失，正如邓华指出，“展开狙击及火

力袭击”的办法贯彻了坑道战“积极防御”的

方针，打冷枪打死敌人不少，各军成功向敌“挤

了很多地方”［4］；另一方面，冷枪冷炮使敌人

提心吊胆，整天“躲在单人壕与地堡里，好几

个小时连动也不敢动”［5］，不敢露头，不敢活

动。

其四，坑道战在上甘岭战役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1952 年 10 月，为了扭转在朝鲜的局面，

“联合国军”计划向志愿军发动新的攻势，以

战争博取谈判筹码。新任的“联合国军”总司

令克拉克批准了第 8 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金

化攻势”计划，其目标为上甘岭地区的 579.9 高

地及 537.7 高地北山，进而夺取五圣山。10 月

14 日，敌军“集中十六个炮兵营的三百门大炮、

四十架飞机和一百二十辆坦克”［6］向五圣山

的上甘岭地区发动进攻。敌军对此次战役十分

重视，由范弗里特亲自指挥，并称之为一年来

“向中国的主要防线所发动的一次最猛烈的进

攻”［7］。志愿军依托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坚固

阵地，顽强地展开了防御战。敌军终因损失过

［1］《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67 页。　

［2］《洪学智回忆录》，第 625 页。　

［3］前驱、邓荣忠、薛昌津主编《正义雄师铸和平 中国

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诗词选》，长征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59 页。　

［4］《邓华纪念文集》，第 398 页。

［5］  《在我军强大炮火打击下    美军士气越来越低》，《人

民日报》1952 年 11 月 18 日。　

［6］《秦基伟回忆录》，第 377 页。　

［7］《朝鲜前线的新胜利和新情况》，《人民日报》

1952 年 11 月 16 日。　

大，无力继续作战，不得不终结了“金化攻势”。

上甘岭战役之后，“阵地仍在我方手中，而敌

人未能占领一寸土地”［8］。上甘岭战役共 43 天，

双方在 3.7 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兵

力，“联合国军”先后投入 6 万余人，志愿军

则投入了第 15 军全军及第 12 军部分，交战双

方在阵地上进行持久的反复争夺战，“联合国军”

在战役中共发射“炮弹 190 余万发，投掷炸弹

5000 余枚”［9］。他们不得不承认，此战“所吞

食的盟军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

攻势所吞食的都更多”［10］。志愿军战士依靠坑

道工事，并不断改进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连

续进攻，守住了阵地，歼敌两万五千多人”［11］。

上甘岭战役是对志愿军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

系的严峻考验，再次证明了坑道工事在朝鲜战

场的巨大作用。如果没有坚固的坑道工事作依

托，要夺取战役的最终胜利，志愿军将要付出

更大的代价。周恩来指出，志愿军此战能够保

有阵地并取得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

我们在前线上有巩固的坑道工事”［12］。

作为志愿军在战争中的新创造，坑道工事

在其诞生之初便在前线战场上发挥出巨大作用。

在志愿军建成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战壕、

交通壕及火力相联系的防御阵地体系后，“联

合国军”伤亡更加惨重，下层官兵充满着消极

厌战情绪［13］，其地面部队各级指挥官不愿奋力

去夺取新的阵地。李奇微指出，“如果没有空

中力量的支援，我们的许多进攻行动本来肯定

是无法实施的”［14］。前来朝鲜视察的美国总统

艾森豪威尔也认为，志愿军“开凿了直通山顶、

［8］《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第

1252-1253 页。　

［9］ 《洪学智回忆录》，第 644 页。　

［10］《最近几个月来的朝鲜战况》，《人民日报》1952

年 11 月 16 日。　

［11］《聂荣臻回忆录》，第 747 页。　

［12］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94 页。　

［13］参见《侵朝美军士兵怨恨延长轮换期》，《人民日

报》1952 年 11 月 3 日。　

［14］〔美〕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

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第 192-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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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得足以容纳大炮装备的坑道”，“联合国军”

任何正面的攻击“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1］

以坑道工事为核心的防御体系，已经在极大程

度上削弱了敌人的空军与炮火的优势，志愿军

前线官兵更是在坑道工事的支持下，克服在防

御作战中被动挨打的消极思想，树立起积极作

战、主动出击的战斗作风，积极寻求战机，以

机动灵活的作战手段，不断袭击敌人，使敌人

陷入被动，进而不断夺取胜利。

三、坑道生活的保障与改善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战略防御阶段后，敌

我双方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战线，志愿军沿着

战线修筑起连绵的坑道工事。广大的志愿军一

线官兵战斗在坑道、住在坑道、吃在坑道。志

司高度重视部队的日常生活，要求“尽我们的

可能来保持部队一定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阵

地上部队的生活，更应该注意，他们在潮湿、

阴暗的坑道内时刻在作战、修工事是艰苦的，

没有灯光，没有烟抽，缺乏日用品及精神食粮”，

“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只

有更好照顾部队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才能

使部队体力能够保持，精神愉快，减少非战斗

减员，如此才能更好地坚持”。［2］对于志愿军

官兵而言，坑道并非只是战斗场所，也是生活

之地，只有逐步改善坑道生活，才能更好支撑

战斗，保证坑道战的胜利。

其一，坑道内的粮食供应与储存。自抗美

援朝以来，中共中央和志司高度重视志愿军的

后勤保障工作，在最初入朝作战阶段，后勤工

作“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

方工作供应事宜”统一由东北军区负责保证。［3］

在五次战役期间，由于交通线的拉长和敌方飞

机的不断轰炸，志愿军“在粮食和燃料方面正

［1］〔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 

受命变革（1953-1956 年）》，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

济研究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113、114 页。　

［2］参见《邓华纪念文集》，第 404 页。　

［3］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87 年版，第 543 页。　

遇到很大困难”［4］，部队存在粮食、冬装及弹

药供应不足的问题。1951 年 5 月，志愿军后方

勤务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后”）成立，志愿

军的后勤体制建设进入新阶段。但同年夏季 40

年一遇的大洪水和敌军的“绞杀战”，使得志

愿军后勤在 7-10 月间遭遇极大困难。为了克服

后勤问题，志司、志后采取派遣空军参战、增

设公安军防空哨、增加高射炮部队、增派铁道

兵和工兵维护交通线等措施。至同年冬季，后

方运输供应情况已经明显好转，以至于美国当

局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目前的物资储备量

足以支持现已部署的军队发动长达约三十天的

进攻”［5］。

为了解决运得来也存得住的问题，志愿军

前线官兵开始“大规模的建设地下仓库和挖掘

开式的半地下库”，选址在树多隐蔽、坡度较

小的山坡或山脚处，三面傍山，一面建墙，库

顶抹水泥或苫草防漏，每库容量为 15-30 吨。

在山背倾斜面则“挖开掘式洞库”，“建成略

加伪装，即有一定防空防炮能力”。［6］毛泽东

对此指出：“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

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

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

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7］1951

年冬季以后，在坑道生活的志愿军官兵所需主

食供应充足，食物的质量得到明显的提升，不

仅可以吃上大米白面等热饭，而且已经能“吃

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部队还

自己动手养猪种菜”。［8］部分阵地上还成立了

豆腐坊、豆浆馆等，“使大家的副食中增添了

许多花样”［9］。1952 年新年，志愿军战士不复

去年艰苦，不仅“在前线收到大批从祖国运去

的鸡、鸭和罐头等新年慰劳品”，而且“可以

［4］《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版，第 670 页。　

［5］《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 7 卷，

第 175 页。　

［6］《洪学智回忆录》，第 613 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51 页。　

［8］《聂荣臻回忆录》，第 757 页。　

［9］  《朝鲜前线的节约》，《人民日报》1952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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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上饺子和猪肉了”。［1］伴随着后勤工作的进

一步发展，战士们平时的饮食也能够“统一制

定饭单，时常改变花样”，食物“不仅味美适口，

而且保持了营养素”。［2］

其二，坑道内的饮水问题。除食物补给以外，

生活在坑道内的志愿军官兵还面临着另一个基

本生存问题，即饮水的保障问题。因坑道工事

大多建在山腰处，缺乏水源，只能从坑道外取水，

但部分水源距离坑道很远，加之敌方炮火封锁，

用水补给十分困难，尤其在战斗激烈时，坑道

内战士常常出现饮水困难的状况。为此，志愿

军采取了多方举措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坑道内

尽量多建造储水设备。志愿军官兵最初挖石坑，

使用汽油桶、水桶等容器储水，后来志后统一

供应水泥，在坑道内修建储水池，能够储备 7-15

天的用水量。同时，在坑道内的隐蔽地形、炮

火死角处以及山洞、矿洞挖掘冰窖，在冬天砸

开江河湖泊的冰层，刨出冰块，人背马驮运回

山上坑道，这样的冰窖往往可以储冰数万斤以

上并且不会发臭。［3］二是坑道用水实行用旧储

新、随耗随补的办法。志愿军设置专人管理用水，

要求贮水需每周更换，贮水池和贮水桶要加盖

防尘，水质混浊时需使用净水片或自制滤水器

进行净化，这一办法有利于保持饮水的干净卫

生。三是改善取水办法。为了减少取水过程中

的官兵伤亡，志愿军一般选择在“夜间、拂晓

进行，掌握敌炮规律，利用炮火间隙，下山挑

水”［4］。为了减少运送途中的损耗，志愿军用

薄铁皮和废汽车轮胎等材料，制造了一种特制

的多格运水桶，一个部位中弹只能漏掉一格的

水，不至于漏掉所有水。通过这些有效措施，

志愿军在坑道中的用水和饮水困难问题得到一

定缓解。

其三，坑道内的照明问题。因坑道内部环

［1］《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线的新年生活》，《人民日

报》1952 年 2 月 6 日。　

［2］《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79 页。　

［3］ 参见《洪学智回忆录》，第 627 页。　

［4］ 《抗美援朝战争卫勤工作基本经验总结（初稿）》，

1961 年编印，第 55 页。　

境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只能靠灯光照明。

坑道内的战士“白天在洞口用玻璃片或金属板

向洞里反光”［5］。夜里，志愿军多以搪瓷碗、

茶壶、炮弹壳为器皿，加上一条棉花搓成的灯芯，

灌满灯油作灯使用，由于灯油不足，有的战士“用

松树熬成的油”充作灯油。［6］但自制灯具不仅

灯光小，而且烟雾太大，容易使坑道内空气浑

浊、缺氧，长此以往对战士的身体健康将会造

成极大损害。且坑道照明燃油量十分惊人，“每

个军每月实际上需油 10 万斤。因耗油量大，供

应不足，部队普遍挪用食油来照明，影响了生

活”［7］。为了解决灯小、烟大、费油的问题，

志后紧急从国内购买油灯，并发动国内群众改

造灯具；为减少浪费，“按规定之日需油量进

行供应”［8］；为减少自制灯的油烟，号召战士

尽量使用密封性较好的罐头盒代替搪瓷碗和茶

缸，用铁皮卷成较长的灯嘴，填上棉花或灯草，

使灯芯燃烧时不再直接对盛油的容器加热，从

而减少了油的蒸发。同时在灯嘴上方倒扣一个

铁盒子，在铁盒子中装上木炭，从灯嘴上升起

的烟直接被木炭吸收，减轻了空气污染，虽“照

明亮度仍然有限”，但“灯烟刺激大为减少”。［9］

通过上述改良措施，坑道工事内的照明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被缓解，战士在坑道内的生活环境

也得到了改观。

其四，坑道内的住宿问题。在坑道工事最

初建设的阶段，志愿军的住宿条件是十分艰苦

的，基本在树枝、树叶和野草上休息，更缺乏

洗浴、保暖等条件。在志愿军前线官兵的努力

下，坑道生活逐渐向好。志愿军官兵“利用敌

人丢下的汽油桶做澡盆，建立了自己的‘阵地

澡堂’”［10］。此外，为解决坑道生火保暖问题，

［5］ 《杨得志回忆录》，第 490 页。　

［6］  参见《志愿军珍爱祖国的每一点物资》，《人民日报》

1952 年 3 月 2 日。　

［7］《洪学智回忆录》，第 626 页。　

［8］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

第 311 页。

［9］《抗美援朝战争卫勤工作基本经验总结（初稿）》，

第 55 页。　

［10］《朝鲜前线的节约》，《人民日报》1952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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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组织部队进行烧炭，供应坑道部队”［1］。

不少工事内“可以打仗，可以煮饭，可以生火

烧炕”［2］。通过志愿军战士的辛勤劳动，一座

座地下长城得以建立，“射击工事、交通壕、

干道、支道纵横交错，宿舍、饭厅、厕所一应

俱全，有的还被战士们称为地下大厦——俱乐

部礼堂”［3］。毛泽东对此生动比喻，志愿军“现

在住的都是‘北京饭店’，又能防守，又能打

击敌人”［4］。

其五，坑道内的卫生问题。坑道工事既是

现代战争下的防御工事，也是官兵日常活动场

所。在坑道工事的设备限制下，坑道生活环境

空气污浊，卫生条件差。加之官兵生活极端紧

张艰苦，体力消耗大，抵抗力普遍较弱，生病

率高。因此，改进坑道卫生、防治疾病、保障

官兵健康，成为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志愿

军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坑道卫生。一是降低湿度。

坑道内至少要挖三个及以上的坑道口通风，使

内部足够干燥，并且使用包装木箱搭铺，避免

床铺直接接触地面，同时专门修筑干燥室，内

置火盆，烘烤衣物及被褥，缓解坑道内潮湿问

题。二是改进卫生设施。为了减少疾病发生率，

志愿军开始采取诸如“卫生厨房的建立，坑道

厕所和坑道外坑式厕所的修建”［5］等措施，改

善了坑道的卫生情况。三是加强防疫能力。战

争期间，美军违反国际公法，“在朝鲜接连地

空投细菌毒虫”［6］。志愿军响应毛泽东“动员

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7］的号召，大力开展卫

生活动，“用战斗的姿态全力投入扑灭细菌毒

［1］《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

第 313 页。　

［2］《李雪三将军》（上），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38 页。　

［3］《杨得志回忆录》，第 490 页。　

［4］《毛泽东年谱》第 4 卷，第 625 页。　

［5］《抗美援朝战争卫勤工作基本经验总结（初稿）》，

第 55 页。　

［6］《加强抗美援朝力量打击敌人》，《人民日报》

1952 年 2 月 24 日。　

［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105 页。　

虫，和展开群众性的防疫工作中去”［8］。志愿

军师级单位成立“防疫委员会”，团以下成立“防

疫小组”，“健全各种卫生制度”，改造卫生

环境。［9］许多部队在坑道内建设防毒门帘和防

毒水坑，并对战士们进行广泛的防毒知识教育，

提高战士们的防范意识。［10］经过努力，志愿军

坑道内的卫生条件大为改善，保障了官兵的身

体健康。

其六，坑道内的文体活动。坑道不仅是志

愿军生活和战斗的场所，而且是开展学习和文

化活动的场所。志司、志后高度重视志愿军在

坑道内的文体活动的改善，“为部队采购了大

批日用品，组织电影、收音机、图书下连，开

展文娱体育活动，大大改变了阵地的面貌”［11］。

志司还利用秋冬季为各部队配备文化教员，重

点进行扫盲，进行文化学习活动，仅一个师便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有 3426 人扫盲成功。［12］至

1952 年下半年，志愿军的“服装、食物和文化

娱乐用品的供给也是非常充分了”［13］。1952 年

12 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强调要解决坑道内

部队的“娱乐设备”等，“使他们安心作战”。［14］

物质生活的改善保证了志愿军的身体健康，坑

道内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开展，则有助于鼓舞

士气，提高志愿军的战斗意志。

四、坑道战的意义与价值

敌我军事力量相距悬殊是抗美援朝战争的

一大特点。从麦克阿瑟、李奇微到克拉克等人“都

是十分迷信于炸弹的。从天上到地面，把成吨

成吨的钢铁倾泻在我军阵地上”，志愿军在“开

［8］《志愿军指战员和医务工作人员全力展开扑灭细菌

和防疫工作》，《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5 日。　

［9］《王诚汉回忆录》，第 404 页。　

［10］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卫勤工作基本经验总结（初

稿）》，第 56 页。　

［11］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 395 页。　

［12］参见《王诚汉回忆录》，第 404 页。

［13］《朝鲜前线的新胜利和新情况》，《人民日报》

1952 年 11 月 16 日。　

［1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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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也是吃过亏的”。［1］面对拥有明显武器装

备优势的敌人，志愿军凭借英勇顽强的作战，

不仅成功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而且在此

后的阵地防御战阶段发挥聪明才智，发明了以

坑道战为代表的新战术，有效抵御了敌人的狂

轰滥炸，守住了阵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成功推动局势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坑道战

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

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从战略战术层面看，坑道战是志愿

军主动适应战争新形势的新创造，大大提升了

志愿军打阵地战和防御战的能力。抗美援朝战

争初期，志愿军的主要战略战术延续解放战争

时期的做法，以主动出击的歼灭战和运动战为

主。但在敌我装备和后勤补给等方面相差悬殊

的情况下，志愿军往往无法大量有效歼灭敌人

的有生力量。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开始，战争

逐步向战略防御阶段转变，志愿军也在这两次

战役中暴露了自身在打阵地战和防御战方面的

不足。为了争取胜利，志愿军及时总结经验教

训，根据战争形势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

积累打阵地战和防御战的方法，找到了坑道战

这一有效战术。邓华认为，志愿军“建立了史

无前例而规模宏大的以坑道为骨干、与各种野

战工事相结合的一道纵深的坚固防线，并创造

出依托坑道作战的一套方法来打击敌人”，“开

辟了战史上的一个新纪元”。［2］“战史上的新

纪元”这一判断，突出表明了坑道战在战略战

术层面的重大意义。随着坑道工事体系的形成

及坑道战的开展，“部队的掩护有了保障”［3］，

能攻能守，不仅“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

而且在进攻中还可以以它为依托，减少部队的

伤亡”。［4］志愿军凭借坑道战“挡住了敌人全

部近代化的武装军队”［5］，实现了守得住的战

略要求，大大提高了打阵地战和防御战的能力，

［1］《杨得志回忆录》，第 483 页。　

［2］《邓华纪念文集》，第 447 页。　

［3］《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第

1247 页。　

［4］《洪学智回忆录》，第 625 页。　

［5］《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第 297 页。　

使抗美援朝战争成为“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

最大、流血最多”，而又“旷日持久、难于解

决的战争”。［6］

第二，从对战争局势的影响看，坑道战的

开展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停战

谈判的进程。在边打边谈阶段，战场上的胜利

直接影响到谈判桌上的较量。战略防御作战初

期，范弗里特声称，“停战谈判的唯一药剂，

就是联合国军队的胜利”［7］，妄图通过扩大战

果争取谈判的有利地位。然而，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面对志愿军依托能攻能守的坑道

工事开展的坑道战，接连失利，在战场上日趋

陷入被动。美方代表被迫回到谈判桌上，并在

部分问题上开始“接受了我方所提出的公平合

理的建议”［8］。1952 年，志愿军大部分前沿阵

地已形成以坑道为骨干，与交通沟、堑壕相结

合的防御体系。“联合国军”引以为傲的空袭

和重火力的战果大大缩小。1952 年 12 月，美国

总统艾森豪威尔视察朝鲜时更是指出，志愿军

“已找到一个保护自己几乎万无一失，同时却

能以炮火不断袭扰我方阵地的方法”［9］。前方

战场的胜利，使我方得以在谈判中有力反击美

方的无理要求，逐渐“促使谈判走向成功”［10］。

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直言，敌人“不论在会场

上战场上都已遭受到并且还要遭受到惨重的失

败”［11］。

第三，从人民军队的发展和成长角度看，

坑道战是志愿军在战火中淬炼而成的战术结晶，

彰显了人民军队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水平的提升。

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军队第一次大规模出国

［6］《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46 页。　

［7］ 《美国侵略者叫嚣战争   图进行新的军事冒险   再

次暴露美方毫无和平诚意》，《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12 日。　

［8］《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最近发展》，《人民日报》

1951 年 12 月 2 日。　

［9］〔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 

受命变革（1953-1956 年）》，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

济研究所译，第 113 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11 页。

［11］《毛泽东年谱》第 4 卷，第 5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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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面对的又是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首

的“联合国军”，战争的残酷程度和艰难程度

远超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志愿军能不能适应全

新的战争形势，能不能在同拥有绝对武器装备

优势并善于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敌人的作战中取

得胜利，是对人民军队的一次重大考验。防御

作战阶段，正是这种考验最为严峻的时刻。志

愿军凭借坑道战，成功提高了自身打防御战和

阵地战的能力，补足了自身在战略战术上的短

板，锤炼了自身适应现代化作战环境的能力，

为推动和提高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水平积累了经

验，打下了基础。恰如毛泽东指出，“抗美援

朝战争是个大学校”，中国“取得了对美国侵

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1］志愿军在坑道战

中，“学会了现代化的阵地攻防战术”［2］，推

动了人民军队现代化的步伐。

第四，从战争艺术和战争智慧的角度看，

坑道战及其背后蕴藏的经验智慧影响深远，意

义非凡。坑道战是志愿军前线战士把人民军队

传统作战经验同新的作战环境相结合，根据新

［1］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50、175 页。　

［2］《继续加强抗美援朝斗争》，《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18 日。　

的战争实际创造出的新战术。坑道战以“保存

自己、消灭敌人”为核心理念，并在实践中发

展出“坚、固、藏、打”为核心的战术原则，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不仅保障了自身安全，

而且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实现以小胜大、以弱

胜强的效果。坑道战的发明，是人民军队善于

根据客观形势创新创造的体现，同抗日战争时

期的“地道战”“地雷战”等经典战术一样，

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卓越战争智

慧的典型体现，至今仍是弱势方对抗技术优势

敌手的经典范例。坑道战还彰显了中华民族坚

韧顽强的意志和精神，“使全世界人民更清楚

地看到了这个民族的伟大力量”［3］，其在精神

智慧层面的意义值得进一步重视和挖掘。

（ 本 文 系 河 南 省 高 等 学 校 青 年 骨 干

教师培养计划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2024GGJS017）

〔作者贺怀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

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心教授；魏静远，河南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河南开封 475000〕

（责任编辑：杜 栋）

［3］《杨得志回忆录》，第 6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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